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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批评视角下文学作品中的月亮意象探析

——以《月牙儿》《金锁记》《杀夫》为例

李以泓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850000

摘　要：自古以来，月亮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迹可循，现代人面对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月亮或清冷或皎洁的原型性象征在

作家的作品中反复被书写。在特定的情境下，自然界月亮的变幻性和象征作用激发了作家心中由来已久的集体无意识，月亮具有的这

种变化莫测的神秘色彩，被作家应用到其作品的创作中。论文分别选取了老舍的《月牙儿》、张爱玲的《金锁记》、李昂的《杀夫》

三篇中篇小说作为支撑文本，通过阅读作品并借助原型批评理论来解读三篇小说中的月亮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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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亮意象的原型探源及其变异

月亮作为一种自然物象转变为原型性意象，其历史形成过程

是漫长的，它是人类无数次对月亮的心灵感悟转化成的一种心理

积淀，最终使人类对月亮具有了普遍一致性的认知体验：或皎洁

无暇代表人性品格的美好；或凄清寒冷体现月光倾泻下虚伪、罪

恶的人性世界；或恒久不变象征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

在漫长的理论研究中似乎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意象是原型的

重要载体，它是原型内容的直接反映，弗莱认为原型最重要的载

体是神话，因而神话是意象最原始的表现形式。纵观各国的文化

历史可以知道神话是现存人类最早的文化符号，因此，通过考察

各国的神话就“可以了解一个民族最浓厚的文化心态”[1] 中国传

统文化土壤中积淀的“月亮”这一意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一，在中国古代月亮作为文人墨客的赞美对象，寄托了几

千年来中国人的万千情结。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日月并举，关注其

实用性到三国魏晋时期延续了先秦两汉时期日月并举的特点，不

过淡化了其计时、明亮的实用性功能，更加明确了借月亮抒发自

己情感的这一层功能，同时在这一时期月亮这一物象被缩小化了，

不是像以前那样提及日月就联想到宏伟、神秘等，仅是将其作为

自然中的一处景物来进行描写。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

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激烈

碰撞，造成了这个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涉月诗的改变当然也不

能缺席。这个时期对月亮的描写，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明月”“皓

月”之类的称呼，出现了“新月”、“素月”、“孤月”等各种

形态、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月亮的新的表述。特别是南朝时期的

月亮所代表的情感也开始固化，寓意有了扩展，情感也开始渗透。

唐朝时期月亮意象彻底成熟、无所不包，前代继承下来的丰厚的

文化遗产在唐代得到了发扬与创新，诗歌中的月亮意象也此时在

唐诗的每一种题材之中即边塞、送别、羁旅、闺怨、悼亡、隐逸、

咏史怀古、哲理思考、禅悦幽趣、宴饮等题材中都有大量的出现，

同时，其承载的情感更是深沉博大、韵味深长。诗歌中月意象在

唐朝与前代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一是诗人们开始通过月亮启迪人

们对于宇宙、人生、历史的思索与领悟；二是诗人们开始将月拟

人化，赋予月亮以人的情感。

其二，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月亮意象在结合

传统的同时，融合了西方的写法，创造出新的内涵，月亮意象展

现人性的一面逐渐被强化，更加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成为

一种刻画人性的工具。

二、伤感清冷之月——从《月牙儿》到《杀夫》

月亮作为文学传统中经久不衰的母体，它从客观物象到文学

意象，投射入民族文化和心理，完成了女性角色的代入及悲情内

涵的延伸。《月牙儿》（老舍）和《杀夫》（李昂）两部作品的

创作年代相隔四十几年，但在两部作品中作者们同时选择了月亮

这一意象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是对月亮的清冷原型性象征

的运用。

《月牙儿》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对

母女先后被生活所迫最终堕落沦为暗娼的悲惨故事，小说以黑夜

中的月牙儿为线索，贯穿了母女二人凄惨的一生，而父亲的早逝

可以说是母女二人生活中一切不幸的开始，就像书中描写的“那

第一次，带着寒气的月牙儿确是带着寒气。它第一次在我的云中

是酸苦，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我的泪……妈妈的眼泪，

爸爸的病，我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儿没人招呼我，没人顾得给

我作晚饭。”在一个男权社会，男人就是主要的劳动力，如今家

中顶梁柱的去世也给了母女二人沉重的打击，因此，那闪着微弱

浅金光儿、冒着寒气的“月牙儿”此时出现在了父亲病逝的晚上，

既表达了“我”对于父亲离世的伤痛，也预示了母女二人日后生

活的转折。从幼年丧父到生活窘迫以典当东西度日，再到母亲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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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再嫁，直至最后母女二人迫于生计双双沉沦，逃离不出暗娼生

活的困境全都被收进那一弯“月牙儿”的凝视里，是酸苦的、是

孤独的、更是无望的。

月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月亮它是活的，具有变化性，月亮如

果失去了变幻性，那么它作为月亮的意义也就终结了。无独有偶，

在老舍发表《月牙儿》的 40 年后，李昂的《杀夫》诞生。《杀夫》

中的月亮所承载的无论是绝望与解脱，还是理想与罪恶，都与月

亮的阴晴圆缺一起绵延不绝。小说《杀夫》构思源于李昂 1976

年赴美时翻阅到的一本《春申旧闻》，这本小册子中记载的都是

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奇闻轶事，其中一篇《詹周氏杀夫》深深的吸

引了她。李昂说：“这段史料很有价值，我把杀夫的背景搬到了

台湾鹿港，写出屠夫残忍背后更深层的东西。”[2]《杀夫》这部

小说在当时的台湾一出，轰动一时，褒贬不一，而李昂在台湾文

坛也被称为“叛逆的女性”。

《杀夫》主要讲述了鹿城贫穷的农家女林市不幸而令人同情

的遭遇，其夫陈江水以杀猪为业，对待妻子以“性虐、殴打、辱

骂”为乐，使林市毫无尊严地生活在陈家。如此发展，一次在陈

江水完事后，懦弱的林市终于举起了白亮亮的杀猪的大刀，迎着

惨白的月光，挥向熟睡的丈夫，而最后自己也被判决监候枪毙的

悲剧故事。《杀夫》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借用月亮这一意象，通过

三处关于月光的描写将俩母女悲剧发生的当晚即林母被玷污的那

个夜晚、林市被丈夫虐待，天寒地冻之夜在鹿港的街头饥寒交迫

以及精神恍惚的林市杀死陈江水的那个夜晚串联了起来，月亮始

终伴随着小说中的悲剧女性，甚或是说，全程见证了悲剧命运在

几位女性身上高蹈。

在上述两篇小说中不管是不是同样一轮月亮，却见证了一对

母女两代人的悲情人生，老舍和李昂选择用“白惨惨的”、“青

白的”月亮这一意象作为四位女性悲惨命运的见证者，四位女性

的生命就仿佛变幻莫测的月相一样总在不停地在发生着变化，一

暗一明中带走了“脏物”，也带走了女子们脸上的光泽与灵魂的

彩色。正如作者在文中所提及的一般“这里的月光却是‘很好的’，

明亮的月光之下照着的却是虚伪的、罪恶的人性世界，一样的月

光看得我们越来越心生惶恐，这种极端矛盾的反差对读者的刺激

是很大的，更深刻的揭露了社会的本质。”[3]

三、永恒之月——《金锁记》

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世间的这一切瞬息万变，

唯有天上这一轮明月超越了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个体的生命

是有限的，但这一轮明月却似永恒长生不老，照了古人又照今人。

月亮的永恒象征精神蕴含着一种生命的延续和一种生生不息的民

族精神。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似乎又不止包含着这一点，不论

是早期小说的《牛》，还是后续的《第一炉香》《金锁记》等关

于月亮意象的运用都有迹可循，或许是和她的人生经历相关，在

其作品中“月亮正是反映了她心理潜在的对血缘亲情的否定、不

信任和归于虚无的想法，作品中出现了自私、阴鸷、狠毒的母亲

形象 , 第一次典型、明确地对母爱进行消解，母性人格中充满了

金钱、自私、功利、变态。”[4]

张爱玲在《金锁记》开篇中就通过月亮意象把读者带入一个

凄清、伤感的故事中，她这样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

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

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

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

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结尾“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月亮就好像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婆媳关系”，恒久不变

的对一个男人的争夺，更加深刻的展现了小说中“七巧妒忌儿子，

妒忌儿媳妇芝寿”这种悲剧的关系。但是张爱玲与前人与众不同

的是，她写的月亮有很多是“如同太阳一样炽烈”，还有很多描

写月亮是“蓝幽幽的”。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反常的”，在这样

的月亮下面对人生，总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对情节的暗示也成

为了月亮意象的一种作用。

《金锁记》里有这样的片段当丫鬟们嚼完舌根后，睡下了，

“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

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里联系下弦月的意象和曹七巧的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被丫鬟们讨论的主人公曹七巧，恰像一弯“下

弦月，往下沉，往下沉”，年轻时候嫁给瘫子失去了生活的自由，

真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活，但她仍不失是一个泼辣、利落、

敢爱敢恨的女子，只是可惜后半生的经历让其心态上越来越接近

癫狂和疯痴，变成尖酸刻薄、嫉妒自己儿女的不称职母亲，在一

个个月夜用黄金枷锁劈向她身边的亲人，一起堕入人生的无光地

带，而那象征着微茫希望的皎洁的月，最终也只能离长安渐远。

不难发现的是，在《金锁记》中每到小说情节的关键时刻或

者人物命运的重要关头月亮原型都会出现，而每次月亮的出现都

会深化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在后续的故事发展中，那

一轮月的光似乎照到了长安的身上，她生活在母亲曹七巧的阴影

下并习惯了被母亲控制，长安眼里的月也是缺失的、模糊的、清

冷的，这种女性命运的缺失，既来自家庭、上一辈人宿命式的悲

剧，也是新旧时代交替中女性的成长脆弱和虽有“崛起意识但社

会没有为她们提供合适的位置的悲剧。”[5]

结语

自古以来，月亮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常客，文人骚客

们总是望月感慨万千，然后下笔如有神造就了如今诸多诵读名句。

不论是老舍的《月牙儿》还是李昂的《杀夫》，亦或是张爱玲的

《金锁记》，都有着古代诗人颂月、悲月的身影，在这三本中篇

小说中每到重要的故事发展情节，总会有恍恍惚惚的月亮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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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视线中，如阴魂不散的幽灵，蓝幽幽地注视着黑暗夜色里

发生的一切事情。它的出现更是作者的有意而为之，因为不仅符

合了当下故事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契合了故事主人公们的情感走

向和命运走向，象征着他们人生的阴晴圆缺、酸甜苦辣，更是当

时社会背景下女性对于自我命运的不可控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代表了这些作者笔下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本身的宿命悲剧。

同样的一轮月亮，或暗或明，或圆或弯，总是跨过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见证了不同时代与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的人生之路，

在面对她们被迫出嫁失去自由、迫于生计深陷生活的泥沼、不堪

忍受枕边人的凌辱暴打最终杀人的种种困境时，月亮始终不言不

语，始终高挂空中，似乎只有那无声的朦胧的光晕是在为这些凄

惨的女性们嘶声呐喊。亘古长存的月亮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映照

着这些小说世界中的人物，照出女性角色内心深处的隐秘和世间

的残酷，也照出人们心灵深处的软弱和惶恐，更是照彻着文明发

展过程中艰难行进的人类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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